播种未来的时代先锋
——钟扬同志先进事迹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12月9日举行会议，同意追授钟扬同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钟扬同志生前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品质。会议指出，学习钟扬同志先进事迹，要树立更加强烈的家国情怀、更加忠诚的政治品格、矢志奋斗的精神和毅力，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激发强大精神力量。
钟扬同志是扎根中国大地成长起来的一名科学家和人民教师，是践行“四有”好老师要求的楷模，是新时代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优秀代表。他抱定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奋斗，毕其一生科研报国、艰苦援藏、教书育人、实干担当。他的事迹感人肺腑，品德激荡人心，闪耀着时代的光辉。他对党无比忠诚，对科研无比执着，对学生无比关怀，对事业无比热爱，以超乎常人的精神和毅力，为国家和人民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钟扬：播种未来的时代先锋 
那个总是在工作、总是在奔波、总是憨厚笑着的钟老师，走了。
那个总是想着他人、总是想着国家、总是想着未来的钟老师，走了。
9月25日清晨5点多，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钟扬53岁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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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一个人留下的不在于多少论文、奖项，而在于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钟扬生前曾说。而他的故事里，是16年间在西藏行路50万公里的足迹，是最高攀登上6000多米雪原采集的4000万颗种子，是为西藏高等教育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是坚持近10年在上海成功引种红树林，是30年教书育人培养的一批又一批学生，还有那“吃着最苦的苦，却为人带来最多快乐”的人格力量……
艰苦援藏、不畏艰险，教书育人、无私播种，一生追梦、不曾停息。不少人评价钟扬，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他扎根祖国、科研报国、以身许国，在时代浪潮中先行、开拓、奋进、担当，在许多人心中，早已树下了他用生命书写、用精神铸就的丰碑。
“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作为一名植物学家，钟扬深知，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未来。他将种质资源作为科研主攻方向之一，毕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
青藏高原拥有国家最大的生物“基因库”，有1000多种特有种子植物，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甚少涉足，这个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也因此从来没有被盘点过。如何把这个最大的生物“基因库”真正建立起来，为国家和人类储存下绵延后世的丰富“基因”宝藏，成为钟扬一生的执着。从2001年起，他十几年如一日，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他和团队采集的高原香柏已提取出抗癌成分；他们在雪域高原追踪数年，最终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他带领学生花了整整3年时间，不顾重重险境，终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还通过研究，找到了可在制香功能上替代巨柏的柏木，从根本上为珍稀巨柏筑起了保护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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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越高、越艰难的地方，植物的生命力越顽强。”钟扬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艰苦环境下生长，但更有韧性。他的学生拉琼回忆过这样一段经历：“我们在珠峰大本营准备继续向上攀登，钟老师出现了严重高原反应，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大家建议他待在帐篷里等，他却说‘你们能上我也能上，你们能爬我也能爬’！” 那一次，他们最终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分布海拔最高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藏北的窗》是钟扬的一篇工作日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记录，“半夜，一阵胸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唤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说‘开点窗吧’，他应声起床。黑暗中，却听‘哐当’一声巨响，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户从二楼推了下去……”类似这样住宿条件的艰苦只是钟扬在西藏工作艰苦的点滴之一。数年来，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经历了无数生死一瞬的艰险。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在荒原里迷路，没有食物，几近绝望；在野外的干粮就是难以消化但扛饿的“死面团子”；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在山窝里；为了保障搜集到最全面的植物遗传信息，披星戴月赶路，一天奔波七八百公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很特别的名字——“钟大胆”，因为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钟扬就一往无前。
他的学生耿宇鹏回忆，“一次外出采样，钟老师说去阿里。我们都提出质疑，阿里太高、太苦，而且物种较少，辛苦一天也只能采几个样，别人都不愿去。如果去物种丰富的藏东南，条件又好一些，而且很快就能完成采样数量。钟老师却说，正是因为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钟扬深知，西藏的每一个特有物种都对国家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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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西藏一两次的人都会知道高原反应的厉害，但是钟扬坚持了十几年。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沉下心来把在上海、在复旦的科研和学识输送到民族边远地区，不是去办几次讲座，不是去做几个项目，而是深深扎根，矢志不渝。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正是这种至诚热爱让他不畏艰险，让他能坚持下来。这种精神值得广大科教工作者深刻追思和学习！”一位院士在追思钟扬时说道。
“生命就这么长，要把最宝贵的时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记录钟扬西藏采种子的纪录片《播种未来》在9月26日单日点击量超过了1200万次，而在纪录片片尾，背着双肩包、面容黝黑的钟扬回头憨厚微笑，这个画面已定格在了无数人的脑海中。“我是钟扬，一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这句平凡而厚重的话，是他16载援藏时光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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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起，钟扬坚持10年自主进藏开展科研，此后更连续成为中组部第六、七、八等三批援藏干部。刚到西藏时，钟扬发现，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是 “三个没有”：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更关键的是，老师们也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为西藏大学改变什么，毕竟来的教授一拨又一拨，合作的人一批又一批，都没有帮助他们实现什么科研突破。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钟扬却坚守了下来，而且，这一坚守就是整整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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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培养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名单，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学生扎西次仁回忆道：“钟老师当时到了藏大，什么都没说，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他血压高，身材又胖，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他从不抱怨。每天清晨出门，为了把包里的空间尽量省下来装采样，他就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几乎天天如此。”
2002年，钟扬和同事琼次仁一起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果失败了。他安慰琼次仁：“万事开头难，我们明年再来！”在他鼓励下，两人一起总结教训，继续进行高密度的野外考察，高原反应严重时，钟扬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研究报告。2003年，申报终于成功了，消息传来，整个西藏大学沸腾了！这是西藏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增强了藏大师生的信心。2005年，琼次仁不幸查出癌症，弥留之际，他紧紧拉着钟扬的手说：“钟老师，我还没有和您合作够啊！”“我走时，您来抬我。”这是一个藏族同胞对于朋友最深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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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苏醒后，第一时间口述让人写下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他说，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更加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将矢志不渝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长期的高原生活和过高的工作强度，使钟扬出现心脏肥大、血管脆弱等种种症状，每分钟心跳只有40几下。医生多次向他发出警告：不适合再进藏工作！但他还是一次次毅然选择了遵循初心，一次次踏上了进藏的路。
“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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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复旦的一名研究生导师，钟扬十分擅长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在科研指导中严格而有针对性。他教导学生，“学术规范是做科研的底线。很多科研工作的创新点都来很小的环节，比如青霉素的发现。跳过这些环节，虽然省了时间，但也可能和创新失之交臂。” 在学生选择研究方向时，他会花大量时间和学生深入讨论，让他们不断接近真正感兴趣的点。“钟老师帮我们改一篇论文平均就要花三十个小时以上，在他实事求是、近乎严苛的作风感染下，我们也养成了凡事都要尽力做到最好的思维。”他的学生说。
钟扬招收学生还有一个“特点”，相比有些导师喜欢招收基础好、天赋高的学生，他却常常招收那些基础并不算好的学生。他曾将一名患“肌无力”的学生毅然收入门下，为他规划适合的发展道路，悉心指导科研，如今这名学生已成为中科院的科研人员，正沿着钟老师的足迹继续前行。曾有学生由于课题推进不顺，精神几近崩溃，下定决心要退学，钟扬听说了他的情况，和他多次谈心，一起梳理研究思路，全力提供帮助，最终指导学生顺利毕业。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身边有人诧异，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功夫帮这些基础并不好的学生，钟扬说：“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种子，都有自己的价值，不能让任何人掉队。”
钟扬对学生，总如父亲般关爱。植物学野外考察多，一有意外和危险，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学生。野外采样时有学生缺氧，他不顾自己严重高反把唯一的氧气袋全程让给学生；有时连夜赶路，为了不让司机睡着发生危险，钟扬总是不顾疲惫上气不接下气和司机说话，学生提出换他休息会儿，他总是笑着拒绝道：你们抓紧时间休息，我本来就睡的少；为了让学生多睡会儿，无数野外考察的清晨，他冻得嘴唇发紫、强忍着身体不适，早起做饭、打包；早上的实验室，钟扬也总会习惯性多买几份早饭为学生们备着；因为痛风，双腿几乎已经不能行走，他拄着拐杖也坚持带着学生采样……“钟老师曾开玩笑说，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我这儿，学生就是上帝。”“他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却给每一个人留下了太阳般的温暖，钟老师永远照亮着我们！”他的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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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钟扬特别喜欢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因为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十几年间，他培养的学生已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云南等西部省份。由他培养的藏族首位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已成为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博士生拉琼已成为西藏大学生命科学系第一位生态学博士生导师，哈萨克族首位植物学博士吾买尔夏提也回到新疆农业大学任教，成为民族地区急需的科研教学骨干。
[image: http://news.fudan.edu.cn/uploadfile/2017/1211/20171211073036637.jpg]
在忙碌的科研教学之余，钟扬还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大众科普教育事业。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他承担了上海科技馆英文图文翻译和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他还是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他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有人问钟扬：“你堂堂一个大教授，干嘛花这么多时间来给小朋友科普？”钟扬回答道：“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就在去世前不久，钟扬到西藏墨脱最偏远的背崩乡上钞希望小学，为那里160多名门巴族学生做科普讲座。讲座后，钟扬看到学校破败的情况，当即想要捐出10万块钱，可被校长拒绝了，“比起钱，这里的孩子更需要像您这样给他们带来科学的火种。钟教授，您以后一定要常来呀！”钟扬毫不犹豫答应了，可是一向信守诺言的他这一次却无法兑现了。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
钟扬曾说，“高原反应的危害要5到10年后才显现，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如今，一场车祸残忍地夺走了他所有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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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领导干部，钟扬始终锐意改革进取，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奋进担当。“干事比名分重要”“有责任，我担着”，这些都是钟扬对同事说过的话。他33岁就担任武汉植物所副所长，成为一名副局级领导干部；2000年，为投身高等教育事业，毅然来到复旦大学做了一名普通教师。2003年，因为组织需要，他担任了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5年里，他致力于推动交叉学科发展、提升学术国际化水平、改进研究生培养体系等各项改革。他还作为生态学科重建与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成功申请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这些使得复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升。
[image: http://news.fudan.edu.cn/uploadfile/2017/1211/20171211073107558.jpg]
2012年，钟扬接受组织安排担任学校研究生院院长。他紧紧抓住研究生培养质量这一关键，锐意改革创新，创建了“问题驱动式”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控和保障新模式，建立了暑期集中授课的新增课程体系，设立了研究生服务中心、论文写作指导中心，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持续提升，受到国内同行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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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是一个始终与时间赛跑的人，无论何时，他都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投入工作。他一年飞行次数最高超过170次，有时密集到一周坐10趟飞机；每次出差都选择最早班飞机，只为上午到达后就能立即开始工作，为了赶早班飞机，好几次深夜睡在机场楼梯间里；经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大门早已用铁链拴上，身高1米8、近100公斤的钟扬，常常跨过链条、再吸肚子，一点点从狭窄的缝隙中挤出去；他的闹钟固定地设在凌晨3点，不是用来叫早的，而是提醒他到点睡觉；突发脑溢血后，他只住了十几天院就重新投入工作，而当时半身不遂的他甚至连午餐盒都无法打开……
[image: http://news.fudan.edu.cn/uploadfile/2017/1211/20171211073212688.jpg]
尽管做过多个领导岗位，但钟扬严格自律、简朴廉洁的作风却从未改变。一条几十块的牛仔裤陪他跋山涉水，一个军用背包用了十几年，肩带早已磨破。在他去世后，一些同事上门探望才发现“钟扬家里竟一直是上个世纪的老旧陈设，简陋的家具，老式的电视机，简直难以和他的身份联想到一起”。和他熟悉的同事都知道，“钟扬从来不对职务待遇、收入条件有任何要求，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做事，做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
[image: http://news.fudan.edu.cn/uploadfile/2017/1211/20171211073227548.jpg]
钟扬确实用有限的生命做了很多的事，但留给自己、留给家庭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妻子张晓艳心中一直有个很大的遗憾，家里那张“全家福”已经是12年前的了，一年前，在儿子的多次恳求下，钟扬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去旅游，多拍点“全家福”，可到了出发前，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钟扬和妻子曾约定：孩子15岁前，妻子管；15岁以后，钟扬来管，今年9月9日，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刚过完15岁生日，但钟扬却永远失约了。
“风华五三秋崇德育人桃李天下播种未来，雪域十六载援藏报国胸怀西部常在路上”，追思会上，几十字的挽联道不尽钟扬追梦的一生、拼搏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的许许多多感人事迹被大家含泪提起。那一天，钟扬八十多岁的父亲对治丧小组提出了家属唯一的“要求”：“我们只希望在悼词里写上，钟扬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image: http://news.fudan.edu.cn/uploadfile/2017/1211/20171211073245819.jpg]
世间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这是钟扬生前最喜欢的一首藏族诗歌。他一生奔波于改革发展最前沿的上海和高寒的地球“第三极”西藏，用手盘点生物家底，用脚丈量巍巍雪原，用爱浇灌希望之花，用心厚植国家未来，把希望播撒在祖国大地上，像藏波罗花一般深深扎根，顽强绽放，为国家和时代留下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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